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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红军大爷爷
□郭传英 一张老照片

时光匆匆，岁月留痕。
三十多年前的春节前夕，爸

爸给我和妹妹买了一套新衣服。
一套新衣服，却被我们拆分了穿，
她穿衣服，我穿裤子。也记不得
谁给我们搭配的，反正我们就这
样兴高采烈地从乡下进了城。在
城里工作的表姐接到我们后，
“走，我带你们去人民公园耍！”
走进位于老车坝的人民公

园，仿佛来到童话世界：各种新奇
的游乐设施，琳琅满目的小吃玩
具，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两个乡下来的小姑娘，被这

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感染着，全
然没了乡下孩子的胆怯和羞涩，
大声地闹着，笑着，奔跑着。
表姐带着我们，从小火车、碰

碰车、旋转木马，一直玩到旋转飞
椅，让我们一一体验。坐碰碰车
时，有人故意来撞我们，尖叫声，
哭喊声，不绝于耳。妹妹的嘴唇
磕在方向盘上，流血了，吓得我直
流眼泪。表姐说，不玩了吧，都受
伤了。妹妹却若无其事地笑着
说，一点儿都不痛，我们再坐一次
吧。从小就胆子大的妹妹，着实
让身为姐姐的我汗颜！
被我说成“撮箕”的旋转飞

椅，让我终生难忘。别人坐在上
面，像天使一样张开双臂，迎风飞
翔，多么惬意，多么自由！我一坐
上去，顿觉整个人都在空中飘荡，
紧张得身体抽搐，双手紧紧抓住
两边的绳索，完全不敢睁开眼，嘴
里不停地喊着：“我要下去！我要
下去！我好害怕！哇哇哇⋯⋯”
不知过了多久，旋转飞椅总算停
了下来，晕头转向的我，忍不住蹲
在地上呕吐起来。
表姐见状，连忙跑过来给我

拍背，并递给我一瓶矿泉水。那
是我第一次喝矿泉水，一口冰凉
的水下肚，整个人便神清气爽、满
血复活了。从此以后，我便抛弃
了那些有颜色的饮料，对晶莹剔
透的矿泉水情有独钟。也是从那
天起，我知道自己恐高。
正是因为经历了“高处不胜

寒”的恐惧，后来的我才有了脚踏
实地的笃定与坚持。
游玩结束，在公园大门口的

水池边，表姐拉上我和妹妹照了
一张合影作为纪念。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

都算数。
再次走进人民公园时，我已

是18岁的大姑娘，和初恋男友牵
着手，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道上，
憧憬着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
不承想，我们的缘分也终结

于人民公园。
那是一个炎热的暑假，我和

男友一人拿着一瓶矿泉水，坐在
公园的长椅上聊天，一位拾荒的
老奶奶站在我们旁边，眼睛紧盯
着我们手里的矿泉水瓶子。我看
出了她的心思，咕噜咕噜地喝完
水，把瓶子递给她，老奶奶一边给
我说谢谢，一边去拿男友手里的
瓶子。谁料，他噌地一下跳了起
来，一脸不悦地冲老奶奶吼道：
“干嘛？我还没喝完呢！”
“你赶紧喝完给她吧！”我强
压着心里的不悦。
“凭啥？我的水，我想啥时候
喝就啥时候喝，为什么要迁就别
人？你就是太善良了！容易上当
受骗！”他瞪了我一眼。
那一刻，我恨不得有个地缝

钻进去，我怎么会跟这样冷血的
人谈恋爱？还是早点分手吧！
少不更事的我们，都太过自

我，不会表达，更不会委屈自己去
迁就对方。初恋就这样在人民公
园的见证下，画上了句号。
再后来，我结婚生子，也经常

带儿子去人民公园喂鱼、散步，享
受亲子陪伴的温暖时光。
如今，儿子已长大成人，我也

是年近半百，每天都过得热气腾
腾，匆匆忙忙。若有空闲时间，我
还会去人民公园散散步，有时一
个人，有时约上三五好友，听鸟儿
欢唱，看鱼儿嬉戏。
人民公园虽然已没有了游乐

设施，少了许多欢闹，但却一直陪
伴着我，走过简单快乐的童年，迈
过懵懂酸涩的青春，踏进从容笃
定的中年，让我人生的每一步，都
走得不孤单。
合上影集，把童年最美好的

记忆，锁进这张老照片里，历久弥
香，回味悠长。

1994年腊月，深夜。狂风把
木门吹得嘎吱嘎地响，病床上的
大爷爷拼尽全力坐起来，将一枚
磨得发亮的顶针放在我手中，他
说：“这是你祖奶奶留给我的念
想，你把它和我一起埋了吧⋯⋯”
这一年，大爷爷82岁。
大爷爷名叫郭全中，1912年

腊月十五出生于宣汉县十字溪郭
家湾一佃农家庭，其父亲郭南山
憨厚老实，家庭重担全压在母亲
胡进珍的肩上。大爷爷6岁时，
父母送他读了两年私塾，随后跟
着父母种田为生。
1929年春，固军坝农民武装

起义打响，革命的火种在万源、宣
汉一带迅速传播。游击队有一位
远近闻名的地下女交通员，她就
是我的祖奶奶胡进珍。有一天深
夜，大爷爷见祖奶奶还在油灯下
缝补衣服，问：“娘，您在做啥子？”
祖奶奶说：“我在干一件大事。”大
爷爷不再追问，倒头又睡。
1930年春，清晨，祖奶奶将

一件满是补丁的褂子塞到大爷爷
手里：“全中，走，跟我去一个地
方。”他们翻山越岭来到固军坝邬
家沟，这里聚集着几十个身穿补
丁的男女，他们每个人眼里都放
着奇异的光，一位二十多岁穿着
长衫的青年男子站在斜坡上讲
话。祖奶奶在大爷爷的耳旁低声
说：“他就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李
家俊。”“这就是你说的大事？”他
惊讶道。“是的，我们跟着共产党
一起干革命！”祖奶奶期待地注视
着大爷爷。大爷爷咬着嘴皮，点
了点头。几天后的卯时，大爷爷
正要赶往几十里外的深山集训
时，祖奶奶将两个煮熟的洋芋塞
进他怀里，又给他脸上抹了些锅
底灰，叮嘱道：“记住，在外面脸上
越脏就越稳当。”
1930年冬，冰天雪地，寒风

呼啸，大爷爷趴在雪地里练习射
击，满脑子都是“三点一线”等动
作要领时，指挥官告诉他：“小郭，
情报上说，你娘被敌人活埋在冉
家坝了⋯⋯”大爷爷眼前一黑，18
岁的天空瞬间坍塌，其未满13岁
的弟弟也下落不明，“被敌人杀害
了。”“被亲戚藏起来了。”“被地下
党救走了。”大家的说法不一，因
大战在即，大爷爷顾不上悲伤和
寻找，只想着要为亲人报仇。
1933年冬，有一天夜里，大

爷爷两岁半的女儿突发高烧，大
婆婆想把女儿送到河对岸的游击
队卫生所救治，可河面被敌人封
锁得死死的，她只能瘫坐在地上
看着女儿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消
失。不久后，正在南坪、下八一带
打游击战的大爷爷收到一封家
书，家书上“女夭折”三个字犹如
三颗子弹，连同仇恨一起再次扎

进大爷爷的心窝⋯⋯
1934年冬，红军部队战略大

转移。临行前，首长拍着大爷爷
的肩膀：“小郭，你留下。你媳妇
身子弱，等以后有了娃再来找队
伍。”手里紧紧攥着首长塞给他的
两块银圆，目送着红军大部队渐
渐消失在大巴山茂密的丛林中。
后来，大婆婆因营养不良而流产，
不仅终生不育，还一病不起。从
此，大爷爷变成了一个普通农民，
每天为一日三餐而劳碌奔波，根
本无力去寻找队伍和弟弟。随着
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他红军战士
的身份也淡忘殆尽。
1963年春，机缘巧合，在工

作队的帮助下，爷爷和大爷爷在
失散32年后终于寻亲成功，兄弟
俩不由得抱头痛哭。
原来，敌人想利用爷爷郭大

忠作诱饵，逼迫祖奶奶胡进珍交
出地下党的名册，地下党组织得
知消息后，派人率先赶到郭家，并
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悄悄把未满
13 岁的爷爷秘密送出敌占区。
被送出去后，爷爷一路向南奔跑，
隐姓埋名、风餐露宿、沿途乞讨，
最后到了达县映山乡。当时，有
一姓吕的好心人看他实在可怜，
就把他介绍给当地一姓黄的大户
人家，让他在黄家当了一名“只管
饭不拿钱”的童工。爷爷也因此
而存活了下来。
1976年春节，爷爷第二次回

老家探望大爷爷，我和爸爸也一
起回去。大爷爷见到我们后，欣
喜不已，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大
爷爷头上包着一条洗得泛白的青
布帕子，帕角整齐地轧在耳后，他
的脸型方正，下颌宽大，鼻梁高
挺，不善言笑，倔强之气溢于眉
间；他身高约一米七，偏瘦，站在
院坝里，腰杆笔直，仿佛一棵饱经
风霜的树；他右手虎口的老茧厚
硬如甲，俨然一枚沉默的勋章。
临别前夜，大爷爷问我：“英，

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这里读书？”我
看了看爷爷和爸爸，有些为难地
摇了摇头。出乎意外的是，爷爷
和爸爸却异口同声地说道：“你愿
意留下来就留下来吧！”我赶紧点
头应允。大爷爷嫌石铁中心校条
件差，就把我送到新华中学住校
读书。我每个周末回石铁的“家”
一趟，走拢就缠着大爷爷讲红军
打仗的故事。那段时间，我觉得
特别幸福。虽然，我和大爷爷相
处时间不多，但耳濡目染的点点
滴滴却已化作血液里的基因密
码，为日后立志“讲好红色故事”
增添了无穷动力。
如今，“郭全中”这个名字静

静地躺在《红色土地上的丰碑》的
书里，与宣汉县1149名“失联红
军”铺展成一段壮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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